
隐瞒近路的向导返程时迷路了
怎么都出不去，我已准备留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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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把话讲到
这一步，北京电视台
编导王林林就忍不
住了，向我问道：“林
老师，我们走到这里
花了三个多小时，他
们熬硝，为什么会选
择这么不方便的地
方呢？”

我迅疾回答说：
“我的结论只有一个，
那就是他们进洞的路
径和我们绝对不是一
样的。”

脱险后的合影（前排左起李林
洋、王林林、林必忠、周寅寅，后排左
起李宏伟、王健、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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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瞟了一眼旁边的两位向导，低声说，刚才，这几位老乡的
眼神告诉我，这附近就应该有一个洞口，可以直接出去，也可
以直接进来。李才刚村主任和向导们都没
有出声，我略微停顿，坚定地说，因为只有
这样，古人熬硝才有操作性，否则他们的脑
袋就是被门缝夹扁了，或者是进了水。

一
村主任给向导使眼色后悄悄往前走

转眼间已经接近夜里8点，距离进洞快4个小时了，大家有
些累了。按理说，我们弄清楚了神秘符号的真相，BTV记者也
拍好了片子，是时候该返回了，最简单的就是寻找最近的洞口
出去。但李才刚给杨文福、陈明权二位向导使眼色，因为他太
在乎山羊洞的旅游开发和宣传了，也特别珍惜北京来的新闻记
者和重庆来的考古专家探洞的机会，想带我们尽可能多地在山
羊洞中走走，多探一探山羊洞的景致。于是，李才刚默不作声，
率先独自迈步，顺着暗河水的流向往前走，杨文福、陈明权也就
不吱声地跟着他走，我们大家也就只有随行了……没想到的
是，这一举措让所有的人陷入到了一场巨大的危险之中。

急于出洞的我们突然发现，现在的路比找到“藏宝大厅”
之前的路更加难走，艰险程度，大大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悬
空而挂的钟乳，数米高的断崖，刚好够一人爬过的石头……悬
崖深不可测，大家要穿过的山洞分为上上下下多层，并且每一
层都有复杂交叉的岔路。如果不是看到之前他们留在洞内的
扑克牌标记，向导们自己也会分不清方位的。

快5个小时了，时间已经接近夜里9点钟。天早已经全黑
了，洞内漆黑一片，再也无法借助外部漏进来的光线来观察、
发现出洞的“蛛丝马迹”了，没有探照灯和手电筒照明根本就
无法行动。前面的小径早就偏离了暗河，路越走越不顺，路途
上大多是陡壁峡谷，要连滚带爬才能通过。我从身旁的向导
杨文福、陈明权的言谈举止和眼神上推测，他们好像找不到既
定的出洞口了。

二
闻到洞外清新空气就是找不到出口

当时我就很警觉，马上叫大家不要继续走了，都停下来，一
起商量。可是向导杨文福却一口咬定，说不会有问题；而带队
的向导头李才刚似乎没有听到我与编导王林林的建议声，依仗
自己在野战部队获得的超强野外滑行、攀爬跳跃能力，只管往
前行，早就把我们这支缺乏野外行动能力、“乌合之众”的草根
团队甩在后面。我们越往前走越艰难，很多次李才刚村主任和
向导们判断出洞就在前方，却很快就被现实所否定；有时甚至
闻到了洞外清新的空气，还发现一窝新鲜竹子，但就是找不到
出口。

我心里有点虚，感觉这样下去不行，搞不好要出事，厉声
叫住李才刚，让他把杨文福、陈明权喊过来问，究竟是怎么回
事。杨文福和陈明权围过来，低着头，沉闷地说，他们也是一
年多以前才进来过的（也就是说，他们发现神秘符号那一次进
来过，后来就再也没有进来过）。我听到这句话，一瞬间就被
吓得脸青面黑，一股寒意立即袭涌上身来。

原来，他们真的迷路了！好恐怖！居然用一年之前进来
过的村民做向导，完全不管是洪水冲刷或者岩石崩塌，水溶洞
内的地形和地貌会发生许多变化，说不定洞口早就被垮塌的
岩石堵塞了，要不然怎么会都闻到洞外的青草味了，就是找不
到出口呢？李才刚凑近我低声说，洞口应该在前方不远，我们
还是继续往前找吧。有什么办法呢？落到这一步田地，我们
现在是“狭道骑马”，只有前行，不能后退了。陡壁变得越来越
滑，坡度接近垂直，洞内地形越来越复杂，下陡坡、攀爬、跳悬
崖……我们四肢并用，像猿人一样已经分不清手脚了，大家在
互相搀扶、牵拉中往前走。

在我们探洞的过程中，最初沿暗河顺流前行，没有岩
石等堵塞物时通行还较为顺利；后来遇到河流变化或

有堵塞物，行动就非常艰难，或钻石缝、或攀爬、
或滑行。由于给我穿的防水连体靴裤很不

合身，影响到左膝的伸曲，导致我左
腿行动受限，走起路来很费劲，

后来在攀爬、跳跃中，我左
膝半月板受伤。当时
完全是顾得了脚下就
顾不了头上，因为没
有头盔，我的脑袋撞
在岩石上有十多
次，眼镜也多次被
撞落，狼狈至极。

三
体力快耗尽了手电筒光逐渐暗淡
进洞已经6个小时了，时间也到了夜里10点多钟，我们

陷入了明知洞口可能就在附近、就是找不到洞口的尴尬境
地。李才刚和另两个向导强忍着内心的焦虑，独自在前探
路。大家的体力也快消耗殆尽了，探照灯和手电筒的光逐渐
暗淡了。我自己带的一把以前自备的小型充电电筒，勉强可
以照明，为了节约电力，有点舍不得用，时开时关的。探洞队
中听到有人在叹气“这回要遭”，还听到夫妻吵架的声音，女人
埋怨：“我说不来，你非要喊我来！”男人也很无奈：“来都来了，
你要我怎么办？要死一起死。”不安、躁动的情绪逐渐扩散，队
伍开始慌乱起来……

夜里10:30左右，已经进洞6个半小时了，到达了一处陡
壁光滑、坡度垂直的断崖前，精疲力竭的队伍像无头苍蝇一
样，彷徨在几块巨大的乱石堆间，前边已经没有出路了。我觉
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果断挺身站出来，再一次要求全部停下
来，原地坐下来歇息，保持体力。我叫大家不要慌，先静下心
来。编导王林林立即响应，喊大家关闭探照灯、手电筒、手机、
照相机和摄像机等全部“电器”的电源。如果电用完了，洞内
就会陷入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将寸步难行。

为了节省时间，李才刚和两名向导趁大家聚在一起商量事
情的时候，“义不容辞”地往周边四处继续探路。剩下的14人集
中在一起，在所有光亮彼此暗下去的时候，似乎时间也凝固了，
头顶上的巨岩，离人们不到半米高，冰冷刺骨，空气中带着一股
潮湿的水汽味。大家紧张、恐慌的情绪继续在空气中蔓延着，陌
生环境，一片黑暗，前途不明，煞是恐怖，大家感觉快要崩溃。

大家边商量边等消息。七嘴八舌之后，想到的基本问题
有：确认就近找到出洞的可能性有多大？从上往下走容易，逢
坎跳坎、逢崖跳崖。如果从原路返回，又要攀爬跳跃滑行，剩下
的体力还能逆势而上吗？电还可以用多久？在洞里过一夜，静
待明日天亮后，能否借助外面漏进来的些许光线发现洞口的线
索？求助外界的救援力量……最后，大家一致决定先设法向外
界求援、再继续想法自救；时间好像凝固着，这个决定对目前这
样的处境来说有多少实质性的作用，大家心里都没底。

李才刚和杨文福、陈明权离开队伍去探路已经快半个小
时了，仍然杳无音讯。

那一刻，我见手机的电池还有最后一格电，竭力克制住内
心的恐惧，冷静地问自己，是不是已经到了要在自己的手机短
信息的界面，留下自己要想留下的最后的文字的时候了？工作
队伍受损，给单位今后怎么样的警示？把存私房钱的银行卡密
码告诉家人？怎么给刚到单位工作的小寅子的父母交代？我
微微颤抖的手始终没有打下这些字句……当时，我真的很后
悔，后悔为什么这么轻信向导辨别方向的能力，为什么不坚持
自己的思维底线，把主动权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

不知道过了多久，探路的李才刚和杨文福回来了。他们急切
地告诉大家，说找到出洞口了，但大家都表现得很冷漠，有点无动
于衷，不太相信他们说的话了，因为向导们已经说过这句话无数次
了。李才刚和杨文福见大家不相信他们的话，感觉很郁闷，一再向
大家强调确实找到出口了，大家才发现探路的三人只回来两人，没
有看见陈明权的踪影。李才刚说陈明权已经出了洞口，在继续往
洞外摸索。这时大家才开始相信，这次可能是真的找到出口了，喜
极而泣。

攀悬崖、走绝壁，前行仍然很困难，我紧跟着向导杨文福
走在队伍的最前边，一瘸一拐埋头爬坡，转过一个弯又上了一
个陡坡。忽然，我感觉呼吸到清新的空气了，看见斜坡地面有
一些飘落的新鲜树叶，脸上也接触到天上飘落的零星雨滴，我
知道出洞了！紧绷了几个小时的心脏终于舒缓下来。

大家开始络绎不绝地从洞口里走出来。洞外的天空没
有一丁点星光，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我站在洞口旁，
借助自己手里仅存的手电筒光源，特意看了看手表，已是
（次日的）00:10。从在乱石堆听到找到洞口的消息，到最后
走出洞口，又花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探洞队17个人，从头一
天的下午4:05进洞，到第二天的00:10出洞，一共在洞中整
整待了8个小时，惊心动魄的8个小时！

我们仔细地清点了两次人数，确认是17人无误，才完全放了心。
当晚我们在白石乡街一家私人旅馆住下来。吃晚饭时已

经是4点了，吃饭前，我特别提议，我们一定要合个影，作一个
专门的留念，大家一致应诺。这才有了现在这一张、由驾驶员
小李哥拍摄的、蓬头垢面、灰头土脑的7人合影照。

尾声：我们离开白石乡后得知，乡政府领导把村主任李才
刚带领的协助探洞工作组叫去，狠狠批评了一顿。

后来，时任白石乡党委书记郭兴春告诉我们，因交通、地理等
原因，山羊洞开发时机尚不成熟，只得暂时搁置。现在虽然暂时搁
置了开发，但是不等于弃之不管，有专门的村民在看守和保护山羊
洞。不建议驴友自行组队探险，没有向导自己进去会非常危险。
(本文少量资料参阅张思思、王林林、王健、吴国富报道，在此致谢。)

（作者单位：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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